
所得非所求 
陳懷台 

 

我是三個孩子的媽，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我的責任就是煮飯、洗衣服、作司機。我不能幫孩

子們讀書，他們的英文寫作能力都比我強；我也不能參與她們的決定，這個世界改變得太

快，我的想法、觀念已跟不上時代。我所能做的只有替她們付學費，錢不夠用時，就向天

主要，天主都給了。 

 

我如果在幾年前寫下這些事，別人會認為我是酸葡萄，因為我要分享的是三件「有求不應」

的例子。在我的一生中「有求不應」當然不只三件，可是這三件事有超自然的現象發生，

讓我清楚地知道，天主聽到了我的祈禱，但沒有應允我的懇求。現在孩子們都長大了，完

成了學業，並都找到了行內的工作。我可以回顧而感謝天主。祂雖然沒有應允我的懇求，

但祂給的比我求的更好。 

 

一．小望 

 

第一件事是十五年前，二女兒小望申請音樂學院，她的第一志願是科蒂斯音樂學院，那是

一所向全世界招收天才學生的名校，免收學費，許多著名的演奏家如中國的郎朗，就在美

國科蒂斯音樂學院學習過。 

 

我陪小望去入學考試，住在旅館，她進入複試後對我說：「媽媽，我太喜歡這所學校了。」

我很驚訝，因為這個內向的孩子，很少向我吐露心事；我也很難過，因為我幫不上忙。我

就說：「好，我們就向天主求，使勁地求!媽媽從今天開始為這件事守小齋，不吃肉。」

她眼睛閃出希望的光芒。 

 

那時正值封齋期，我就四十天沒吃肉。有時我正在吃飯，小望會跑過來看，確定我碗裏有

沒有肉；我不斷地向她保證，媽媽還在繼續為她守齋求天主。 

 

到了聖週四，我帶女兒們去參與彌撒，當神父舉揚聖體時，我不斷地求：「主呀，科蒂斯，

科蒂斯！」突然，我聽到一聲命令：「放掉！」我好失望。放掉？我怎麼放得掉？主！是

祢說的，我向祢求什麼祢都會給我，為這事我四十天沒吃肉，守齋祈禱，祢怎麼可以叫我

放掉？我愈想愈氣，就哭了起來。 

 

彌撒後，教友們陪聖體走出教堂，到另外一幢交誼廳去作「山園祈禱」。小望走在我旁邊

問我：「媽媽妳為什麼哭？」我說：「主要我放掉！」她問：「那是什麼意思？我沒進科

蒂斯？」我說：「我不知道妳有沒有進科蒂斯，只是天主要我們信賴祂的安排。」她很緊

張，又問：「主的聲音是男的，還是女的？」我想了一想，其實我沒聽到真正的聲音，只

是一個外來的思想，但我知道是主在說話。小望不以為然地走開，我很難過，但沒有辦法，

只有「放掉」，任主安排了。 

 



過了一星期大學放榜，小望沒進科蒂斯，但其他四所學校全被錄取，還拿到獎學金——包

括茱莉亞及耶魯大學。我慌了，不知如何選擇。小望也沒有了主見。我就向天主求智慧，

最後決定選擇名氣最小的皮博迪（Peabody）音樂學院，因為在科蒂斯教學的單千可教授

也在那裏任教。單教授是俄國莫斯科派的小提琴家，與小望啟蒙老師都是大衛·奧伊斯特

拉赫的弟子。小望向他學習可以不用改變弓法，也是因為他，小望才申請皮博迪音樂學院。 

 

有一天我在書桌前看書，突然主說：「寫信給單千可教授！」我心想：「為什麼？小望已

被皮博迪錄取了，還有獎學金！？」但是我還是聽命寫了一封信，表示小望願拜他為師。

對我來說，寫英文信是很辛苦的事，但寫這封信時似有神助，竟然一氣呵成。過了幾天，

單千可教授打電話來，他說:「謝謝妳的信，我看了很感動，但是對不起，我的課室已滿，

不再收學生。」我慌忙地說：「小望是衝著您才要來皮博迪的。」他說小望並沒有指定要

他教，所以他收了其他學生。我向他解釋我們不懂在申請學校時要指定教授。我不肯放棄，

一直請求他至少教小望一堂課。他很不耐煩地說：「可以，我收費 150 元，只收現金。」

說完就掛電話。 

     

我馬上買了機票，把小望送到馬利蘭州，由我四姐接她去找單教授上一堂課，開始時單教

授老大不情願地教小望，還把門關上，不讓我姐姐旁聽。一個鐘頭後，單教授打電話來，

他說：「我願意教妳女兒，她太有天分了，在一小時內我看著她進步。可是我的課室已滿，

不能再收學生。」他還透露我一個消息，小望在皮博迪的入學單上排名第一，很多教授都

想教她，他不願意和他們搶學生。 

 

「這樣吧，」他教我，「你和系主任說你一定要我教小望，不然就不來皮博迪，其他的就

交給我來辦。」我就照他所說的，向系主任堅持要單教授教小望。系主任沒辦法，就去求

單教授再加收一名學生，小望才進了皮博迪。 

 

還好聽從了主的聲音，寫信給單教授，要是不知情地進了皮博迪才發現不能向單教授學習

就糟了。 

 

兩年後，小望轉學考取了科蒂斯——她的第一志願，繼續跟單教授在科蒂斯學小提琴。小

望進科蒂斯以後對我說，那裏的競爭太厲害，每個人都想成名。她說：「我沒有朋友。我

的同學就是我的勁敵。如果早兩年來，我會受不了。」的確，在科蒂斯精神崩潰的學生大

有人在。我只有感謝天主，讓她再成長兩年後才跳進這火坑。 

 

主對小望更大的恩惠，是她在皮博迪的兩年認識了一個男同學，如今十五年了，他們少年

時的感情已深厚到談婚論嫁。這非常難得，使我非常放心。十五年後，我可以說，主拒絕

了我的祈求，但祂所給的遠比我求的要更好。 

 

二．小愛 

 

第二件超自然的經驗，是為我大女兒小愛求進洛杉磯大學的眼科實習。小愛的醫學院是在

我家附近的洛杉磯大學（UCLA）唸的，住在家裏，省了很多食宿費。大女兒是最顧家的孩



子，她希望再在家裏多呆幾年，可以省一些錢。我何嘗不希望她陪在身邊替我分擔家務，

照顧妹妹。小愛功課好，畢業時名列前茅，上了醫學院的“ACA”榮譽榜，醫生執照考試

分數也相當高，我想她留在本校實習應該不成問題，但是為安全起見，我還是使出所有法

寶，唸經、祈禱、守齋，還請朋友一起作九日的敬禮，求她進 UCLA。 

 

在放榜的那一天早上，我做了一個夢，很清楚地看到小愛站在門前院子，回頭對我說：

「我進了 Rice 大學。」我馬上驚醒，跑到她的房間叫她起來，告訴她我夢見她進了「米

飯」大學，她很不高興我吵醒她，她說：「我沒有申請那所學校！」我放下一顆心，好在

是一場虛夢，我們還有希望。我問她美國真有個「米飯」大學嗎？我從來沒聽見過。二女

兒小望也被我吵醒，她說：「Rice  University 在德州。它的音樂學院很有名。」真是

不可思議，我居然夢到一個我從來沒聽到過的大學，而且真的有這所大學。 

 

那天早上九點，全國實習醫院同時放榜，小愛打電話告訴我，她進了休斯頓的貝勒

（Bayler）醫學院，我們很失望。我就不懂，我這麼懇切地求，為什麼天主讓我失望？作

媽媽的我，就先去休斯頓替女兒找住處，那時利息低，小愛一去就是三年，所以我想買一

幢公寓給她住，順便投資。 

 

我請了一個地產經紀人，開車帶我去看房子，經過貝勒醫院時，她告訴我這是小愛實習的

醫院，我看了兩眼，當然沒有 UCLA 的大，只有幾幢樓房而已。經紀人再開不到一分鐘就

向我介紹，這是 Rice 大學。我跳起來，這就是我夢到的大學？居然在貝勒旁邊！我明白

了！是主告訴我，祂聽了我的祈禱，可是祂決定送小愛到貝勒來實習。 

 

小愛在貝勒的三年過得很愉快，得到教授的欣賞和厚愛，她在教授的指導下發表文章，也

拿到全國實習生論文比賽第三名，在畢業典禮時她又拿到了貝勒的眼科研究獎，自信心大

增，也讓我作媽媽的好榮耀。 

 

畢業後她去哈佛醫學院作一年眼角膜專科實習，和許多從各校畢業的醫生一起。她對我說，

其他學校的醫生只開過五十來次刀，她在貝勒的三年動過兩百多次手術，所以她在同學中

是開刀技術最好的。她說：「我感謝貝勒，沒有貝勒，我沒有今天。」我聽了就感謝天主，

祂沒有應允我的懇求，但給我的比我求的更好！ 

 

三．小信 

 

第三個超自然的事件，是我為三女兒小信求進法學院。 

 

小信從小就特愛看書，我終於不再花錢買書，每星期帶她去圖書館借書，她是圖書館管理

員的小寵愛。每週我把她帶到圖書館時，管理員就歡呼：「Here she comes!」（她又來

了！）她們過來帶她去找書，我就回到車子裏睡大覺，醒了再去接她。圖書館管理員已替

她借好二十本書，她總是擰著一個袋子，笑眯眯地站在大廳中央等媽媽。 

 



因為書看得多，小信的英文寫作力就非常強，上大學很自然地進了文科唸歷史系，畢業時

拿到第一名論文獎，決定攻讀法律。我當然是希望她進名校，就向天主使勁地求哈佛、史

坦福或者是耶魯大學。 

 

有一天我跪著向天主喃喃地唸：「小信，小信……。」我突然聽到一個聲音也和我一起唸：

「小信，童貞女。」我非常驚訝，這是什麼意思？我從來也沒有過問我女兒的私生活，連

想都不去想，我不在乎她是不是童貞女，她的行為她自己負責，不關我的事。我百思不解，

決定打電話問她。果不其然，她馬上頂我一句：「我是不是童貞女，不關你的事。」我向

她解釋，我不是想探問她的隱私，只是想辨識我聽到的聲音，是主來的呢？還是我在發神

經病，聽到不存在的聲音。 她就對我說：「我是童貞女。可是你不要說出去，這是很丟

臉的事。」我說：「我不覺得丟臉。」她說：「那是因為妳是外國人，妳不懂得美國的文

化。」雖然碰了一鼻子灰，可是我明白了，主告訴我一個小信的秘密，是要讓我知道，祂

比我還瞭解小信，祂知道小信需要什麼，所以我不用嘮嘮叨叨地囉嗦。主自有安排。 

 

放榜了，小信沒進哈佛、史坦福或耶魯，只進了康乃爾大學。我很失望，但我知道那是主

的安排。康大的法學院比較小，一班只有兩百名學生，不像哈佛有五百多名，小信在康乃

爾是大魚進小池，很受重視；她說了不止一次，她喜歡康大。我想喜歡就好，雖然學費和

哈佛一樣貴。唸完一年級法學院，學生就開始找工作，小信很成功地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

作，聽說是連哈佛畢業生都不容易進的律師集團，我很高興，一心期待她畢業。 

 

在康大的最後一個學期，小信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大學城的醫院無法醫治，用

救護車把她送到二小時車程外的教學醫院。住院的 35 天裡，我陪著她掙扎在生死邊缘。

那時是冬天，紐約北邊有大雪災。康大的師生們不斷地送卡片、花籃及打電話來關心，法

學院系主任及教授，在大風雪中開車到醫院來探望小信。系主任告訴我，小信是學生領袖，

這孩子對媽從來隻字不提。系主任也把小信退學後如何補修學分的路子策劃好了，由康大

兩位教授，自願免費指導小信在家自修。她催促我在某時間內辦退學，小信可以取回所有

的學費，那時我心灰意冷——孩子都要死了，還管什麼學費？只要小信還活著，我傾家蕩

產在所不惜。在那危急時刻中我沒有主意，只有聽任系主任的安排。系主任又交代我不要

和小信的雇主聯繫，由康大出面通知雇主，延續小信就職的時間，讓她保住這份工作。後

來奇蹟發生，小信神速復原後，就照著主任的策劃補修學分，完成學業，退回的二萬元學

費，剛好付她的醫藥費；最重要的是康大保住了小信的工作，她只延遲一個月，就去上班。

如果不是康大法學系的幫忙，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小信當初進了哈佛的大學校，系

裏會不會這樣大力幫忙一個病危的學生？這又是一個未知數。 

 

我感謝天主沒有應允我的懇求，但祂給我的比我求的更好。    （華盛頓 D C ） 

 
 


